
 中山醫學大學第三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1 

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白蛇 

壹、 

    『慈竹——來吃蛋糕囉！』 

    媽媽聶修靜愉悅的嗓音傳來，慈竹猛然一抖，被嚇個正著，因為她正在嬸嬸嚴令她止

步的實驗室。方才媽媽和嬸嬸出門買點心，她豈能眼巴巴任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溜走？然

而，坦白說，她失望透了。裡頭只有一排排高到天花板的書架、整潔的書桌，以及幾張做

實驗用的大桌子跟好多奇形怪狀的實驗器材，一點樂子都沒有。 

    『哎呀，可能是睡著了。』聶修靜踅過實驗室門口，肯定是要去走廊盡頭白仲陽的臥

房。 

    被發現就完了，一定會被罵得狗血淋頭！慈竹一貓腰閃身躲到實驗桌下。哎喲！撞到

一個沉甸甸的箱子，好疼。她掀起蓋子，是兩個一模一樣的迷你攜帶型冰箱，靠內側的那

個乘著一疊文件。這是甚麼？會是嬸嬸的藏寶箱嗎，慈竹心想。她不假思索拾起文件，欲

看個究竟。然而偏偏彼時彼刻，聶修靜的腳步聲如地獄使者般再次逼近！噠、噠、噠…… 

    慌忙將文件放上外側的小冰箱，闔上沉重的大箱子，一切恢復原狀。慈竹悄然無聲奔

出實驗室。 

    『媽媽——我要吃蛋糕！』 

    『妳剛剛到底躲到哪去啦？』 

    『這是秘~密！』 

 

    送走嫂嫂和姪女，白仲陽博士走入標示『非工作人員勿入』的實驗室。點亮燈火，寒

光乍現。這個實驗室是她的地盤，世上僅有的、唯她命令是從的領域。絕對的溫暖，但卻

也是絕對的寂寥。 

    是時候了。他將是你我此生於世上僅存的孑遺，我們的愛情注定是超脫生死的，自從

相遇的那電光石火間。你離開，我才知道，天何其大地何其闊，卻再無一對會無私擁抱我

的臂膀了。再也沒有了，除非再造。我會成功的……。白仲陽於心中祝禱著，渾身血脈噴

張，心臟一下一下將胸膛重擊得發疼，然而思緒卻異常清晰。 

    她步向最邊側的實驗桌，蹲下打開箱蓋，瞅著兩個小冰箱。忽然一陣惡寒油然而生，

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可以的，她再次告訴自己，一定可以的。 

    捧出沒有乘著文件的冰箱，彷若抱著傳說中的魔法重生石，她小心翼翼走入更裏間的

小實驗室。 

    白仲陽，多年投身於爬蟲保育及復育的轉譯醫學博士，尚不知即將踏足的路途將何去

何從。彼時彼刻的執念業已焚身，無法自拔了。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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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末的艷陽牢牢吸在天頂，毒辣的光芒鑽過層層樹葉，在延英大學的柏油路面鍍上熠

熠金斑；震耳欲聾的蟬鳴在空中敲擊，激起一波波漣漪。 

    九月，是這座島嶼還能狂野的最末季節。金針花海漫過太麻里的山巔、文旦樹結下纍

纍碩果、紅尾伯勞風塵僕僕過境恆春，島上的居民也讓熱血徹底沸騰，蜂擁至日月潭，泳

渡它浪漫迷人的湖水。 

    生命力、青春、希望，這些斑斕多彩的詞彙似是此時每一寸土上的標誌；然而，它們

似乎不曾附在延英大學裡某人的生命中。 

 

    中午下課，慈竹收拾好簡便的書包，向組員房蘊旂含糊道了聲再見便快步跑出校園，

趕往台中火車站。 

    佇立月台邊，慈竹瞪向緊壓胸口的虛無。今天的天空澄澈地不見一片白雲，空氣也凝

滯地好似要卡在肺裡，令人吸不上氣，鬱悶得難受。 

 

    島嶼東北角的空氣似乎一年到頭都摻著濕氣，連在烈日烘烤之下，在地人的鼻腔裡都

能嗅到若有似無的霉味。 

    慈竹與父親李治靜靜佇立在聶修靜的骨灰罈前，無語凝視相片中一頭青絲如瀉、肌膚

吹彈可破，被一位男人與小女孩擁抱的，幸福自笑靨洋溢而出的女人。 

    自母親走後，慈竹的生活墮入錯亂的迴圈。窗明几淨的家中不再有琅琅笑語，而父親

的沉默填塞了母親遺留的空缺。日復一日，客廳裡的燈泡不再綻放光明，而父親的書閣、

慈竹的臥房則成了永晝，燈火不滅。 

    生命倏忽的抽離將慈竹拉入無邊無際的黑暗。她咬牙撐著，卻盼不著黎明到來。直到

褪下高中校服，她才能拔腿狂奔，奔向茫茫不可測的未來。 

 

    星期六上午，慈竹風塵僕僕回到台中，搭上回租屋處的公車。然而一路的顛簸和過多

的乘客，催促她提早在青城公園站下車。聽說前陣子發生一連串毒蛇咬人事件，鬧得附近

人心惶惶，整座公園連在週末都冷冷清清。 

    慈竹倒是一點都不害怕。小時候，媽媽曾帶她到青城公園的後山上，叔叔李炎和嬸嬸

白仲陽共同經營的芮普爬蟲研究機構觀參觀。然而，李炎不幸早逝，之後便由白仲陽一肩

挑起重擔。 

    想著過去種種，慈竹感到一絲不捨。昔日金碧輝煌的研究機構，在白仲陽被愛丁堡大

學挖角後漸趨沒落，多年前便走入歷史了。十多年過去，今日的芮普已是幢陰森的空屋，

不復當年繁華。 

    征服荒煙蔓草的山路，來到芮普大門口，慈竹推開一扇扇門，從一樓的辦公區，到

二、三樓的一般爬蟲飼育室，再到四樓白仲陽和李炎的辦公及個人實驗室。她一面懷想著

嬸嬸整潔的書桌，一面走向書架區的最深處。 

    『啊！你是誰？』 

    慈竹一驚，瞪著眼前坐在嬸嬸書桌上，穿著邋遢的男子，他緩緩將視線從書本移開。

男子的面容蒼白，毫無血色，在幽暗的小實驗室裡令慈竹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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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男子似乎沒聽見慈竹尖銳的發問，只細細端詳著她，不發一語。 

    『妳，』男子忽然開口，『怎麼知道這地方的？』 

    『我不太記得了。』慈竹瞟一眼男子，感到渾身不自在，『那麼我先失陪了。再

見。』 

    『欸，妳，認識……白仲陽嗎？』 

    『你知道嬸嬸？』慈竹驚訝且疑惑道。 

    『嬸嬸？你們是家人？那妳知道她在哪裡嗎？該怎麼和她連絡，妳知道嗎？』男子忽

然亢奮起來，睜大雙眼急切地詢問。慈竹發現他眼珠的顏色非常淡。 

    『等等，』慈竹頓時有些混亂，『所以說你也認識白仲陽博士？她在很久以前就去愛

丁堡了，我們也斷了聯繫。』 

    『愛丁堡……』 

    『為甚麼要問她的事？我看你年紀也不大，高中生？你為甚麼要找她呢？』 

    『我是……』男子停頓一會兒，『是她熟悉的人。』囁嚅道。 

    『你真奇怪。』慈竹嘆口氣，但感覺放鬆多了。眼前的男生雖然出現得不合時宜，但

簡單交談幾句後，慈竹覺得他應該只是個普通的孩子。況且，他還提到失聯多年的嬸嬸，

一下勾起了慈竹的興致。『快要中午了，要不要一起下山吃飯？我叫李慈竹，在附近的延

英大學讀書，你呢？』 

    『白惇元。』 

 

 

參、 

    『哇，十七歲的高中生啊……，離我們好遙遠喔！』房蘊旂端著學生餐廳的肉醬義大

利麵，一面側頭對慈竹笑著說道。 

    『對啊，而且他還一個人住在山上。』慈竹捧著海鮮粥，和蘊旂找到空位一同坐下。 

    『十七歲……，那時候我和朋友們一心期待要在十八歲生日喝酒慶祝！酒明明很苦，

但人人搶著喝，好像可以證明甚麼似的……；但現在喝酒卻一點感覺都沒了，看到了也不

想再主動伸手……。』蘊旂微微勾起嘴角，若有所思地望著前方。 

    『酒啊……我好久沒喝了。』慈竹已經想不起上次與酒精相遇是何時了。酒這種東西

啊，就是要和人結伴喝才有興致、有意趣！但偏偏慈竹的朋友少得可憐，久而久之就滴酒

不沾了。 

    『我想到一個點子！』蘊旂忽然一臉賊兮兮地看著慈竹，一掃方才的惆悵。 

    慈竹投以質疑的眼色。 

    『要不要和那高中生喝一杯？他應該很想偷喝，妳的話則是欠酒伴。帶他偷嚐禁果

吧，如何？』蘊旂說完又一臉奸詐地咯咯竊笑，為一雙輕輕上揚的貓咪眼再添幾分邪氣。 

    『嘖。』慈竹翻個白眼，起身端起空碗送往回收區，『快起來，再十分鐘要上課

了。』 

    『慈竹唷，別這麼正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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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的島嶼溽暑難耐，悶熱地使人夜不成眠。 

    在蝸居一般小巧極簡的租屋處裡，慈竹從床上爬起，耐不住滿腹紊亂的思緒。 

    去超商買了兩罐冰啤酒，慈竹順著無人的街道徐徐向前，乘著涼風，不知不覺就到了

幾公尺外的青城公園。 

    在小小的鞦韆坐下，順手扳開易開罐拉環，令人微醺的香氣竄入鼻孔。真是個因為太

過平靜才顯得喧囂的夜晚啊。 

   『妳在喝甚麼？』惇元的聲音從後方草堆裡傳來。 

    慈竹回頭，看見白衣裳的身影出現自暗處，徐徐走來，『啤酒。我睡不著，想出來走

走。』 

    慈竹想起今天在學餐蘊旂說的話。算了，反正也沒什麼。 

   『惇元，』慈竹灌了幾口啤酒，對地上咕噥一聲，『要陪我喝酒嗎？我買了兩瓶。』 

    說罷，慈竹將手中只剩七分滿的鋁罐順勢塞進惇元冰涼的手中。 

    蒼白的身影在另一個鞦韆坐下，一口一口啜起酒來。他先是抖了一下，之後平靜地送

酒精入喉。 

    子夜的涼風迎面拂來，輕柔地掀動兩人的髮絲，梳理他們的千頭萬緒。 

   『如果我不存在就好了。』惇元呢喃著，『不存在……』 

   『你醉了，回家吧。我送你回去。』 

    輕輕扶住惇元堅硬的肩膀，慈竹亦步亦趨跟著惇元遁入青城後山的黑暗之中。 

 

    說要回家，但惇元卻在鑽過樹林草叢後，領她走到早已荒廢的芮普研究機構。 

    『你還好嗎？怎麼走來這？』慈竹扭頭詢問，卻意外看見幽暗中惇元皺緊眉頭，痛苦

難耐的神情。 

    『是不是反胃了？來，先坐下。』慈竹匆忙將惇元扶到距離最近的接待沙發，旋即蹲

下掏背包中的紙巾。 

    『嗯？甚麼東西？』 

    剛剛好像有一道閃光掠過眼角？『惇元，等我一——』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當慈竹抬頭，霎時知道那道閃光是甚麼。 

    一條又粗又肥的白蛇尾巴在慈竹腳邊蠕動、翻滾，在一片漆黑中溢出幽幽白光。鱗片

無瑕的銀亮色澤令人屏息，連月亮都該自嘆不如；但同時也讓人看了不禁發寒，渾身血液

凝固。 

    『惇元……，現在地上有一條很大的蛇，非常大，但別擔心，我們靜靜待著就好，牠

會離開的。惇元——』慈竹嚥一口唾沫，緩緩將視線挪開，小心翼翼移向上方的惇元。 

    她驚呆了，呆若木雞。眼前的景象讓她懷疑自己是酒喝多了，看見幻覺了。 

    倚在接待沙發上的，「不完全」是蒼白沉默的白惇元，取而代之的，是一條異常巨大

的銀白色蛇身，抽搐、蜷曲，微微顫抖著。美麗懾人的白色鱗片無窮無盡，一路延伸，漸

漸蔓延到屬於人類的光滑肌膚。 

    在蛇身之上，是逐漸生長出鱗片的人類腹部，還有面目猙獰、大力喘氣的白惇元。 

    汗珠佈滿惇元陶瓷般淨白的面龐，他非常淺但急促地呼吸，口中吐出煎熬難耐的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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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同時夾雜怪異的、慈竹不曾在人類身上聽過的細小窸窣聲。 

    不過幾秒時間，還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的白惇元業已消失無蹤，轉變為一尾巨大如柱子

的白蛇，一身鱗片若流水般滑順地舞動，在陳舊的沙發上扭曲，幻化千奇百怪的姿態，耀

出幽美的銀色光芒，映在慈竹縮小的瞳孔裡。 

    慈竹跌落在地。太震驚了，這到底是甚麼？是我喝醉了吧？一定是吧？惇元，惇元他

怎麼可能會變成蛇？蛇怎麼可能跟樹幹一樣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念念有詞，慈竹全身顫抖著緩緩滑入無窮無盡的黑暗中。 

 

 

肆、 

    光芒鑽過眼皮子，搔弄眼珠，叫醒意識混沌的李慈竹。 

    慢慢睜開眼睛，慈竹發現自己仰躺著，眼前是一面大窗子，五顏六色的晚霞穿透玻

璃，絢爛得目不暇給。 

    這是哪裡？昨晚睡不著，好像去青城公園喝了些酒……遇到惇元，他喝醉了……我要

送他回家…… 

    『啊！』巨大的橡皮筋在慈竹腦中轟然炸開，點醒昨夜所有回憶。 

    慈竹大驚，猛一翻身，竟空咚一聲跌落在地。原來她一直橫躺在沙發上。   滾動痠

疼的身軀，慈竹撐起上半身環顧整個空間。這裡是芮普一樓的接待室，昨晚和惇元一起來

的地方。但現在已暮色蒼蒼，房間裡了無聲息。 

    扶著牆步出接待室，舉步維艱走上四樓，慈竹終於在白仲陽的小實驗室裡看見人影。

單薄的身子趴在窗台上，白惇元似一座大理石雕像，眺望著遠方腥紅的山巔。 

    『說吧，昨天是怎麼回事？』慈竹靠在牆角，屏住氣息，渾身顫抖地發問。 

    他一動也不動，只背著慈竹回話。 

    『妳已經看到了呀。我，』惇元沉默半晌，嚥下唾沫浸潤沙啞的喉嚨，『並不是人

類。』 

    『你是……蛇妖？』 

    『嗯。但不是傳說裡那種修練成精的千年大蛇；我只是……在這間實驗室裡不小心被

製造出來的怪物。』 

    『是嬸嬸嗎？讓你誕生的人？』粗估一下年齡，慈竹這樣覺得。 

    『不是故意的。她想破了頭仍不懂為何做出的孩子會是半人半獸。媽媽……，是無辜

的；但我也沒有錯，不需要為了無法選擇的誕生而放棄生命。』 

    『「媽媽」？』慈竹像要看穿似的，從頭到腳細細打量惇元。 

    『她很思念李炎博士。他去世兩年後，媽媽培育出他的配子和自己的卵子結合——要

建造跨越生死的橋樑。雖然過程步步為營，但還是出了意外：在培養槽中被悉心照護的胎

兒，被喚醒後竟是不被期待的蛇妖。照理講，我應該是李炎博士和媽媽的孩子。但我卻

是……媽媽和蛇的孩子，一點都沒有李炎博士的基因。』惇元終於轉過身來，一臉淒楚，

蒼涼地笑著，『現在，妳知道我為甚麼會隱居在青城後山了吧？』 

    白惇元看來和平時無異：白到要透明的肌膚、淡色得稀奇的眸子和髮絲、修長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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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瘦削的身形，還有似乎不符身形的寬闊肩膀。種種不尋常的特徵讓慈竹一直對他掛

懷；然而，經過昨晚那事兒，現在它們不只讓慈竹膽戰心驚，同時也勾起她不明所以的哀

憐。 

    惆悵自惇元迷幻的丹鳳眼裡汩汩而出，點燃慈竹的無奈和不捨，儘管一切有多不合

理。那是一面鏡子，帶她看見人間的孤寂、哀痛，還有無力。多麼熟悉，多麼使人肝腸寸

斷，多麼令她想伸手給出自己僅有的溫暖。 

 

    下山的路上，惇元以強而有力的臂膀揹著慈竹向前，因為她還是太虛弱了，經不起這

荒煙蔓草的山路。 

    白惇元的肩膀真的好寬，身上還有股青草的香氣。慈竹癱軟在他背上，在昏黃的陽光

裡細細端詳他的頸項。 

    『你的脖子怎麼了？』一道顯眼的腥紅橫過惇元半個白皙的頸子，醒目極了，讓慈竹

忍不住問道。 

    『……被棍棒打到。』惇元過了半晌才回答。 

    『為甚麼？』 

    李慈竹吐出的氣息一下一下撫在惇元耳邊，像輕柔溫暖的羽毛，竟讓他在一時之間不

知所措。 

    『在我昏迷期間發生甚麼事了？』慈竹又問一次。 

    『我不知道自己昨天為何會忽然不受控變成蛇。回到人形後，我發現妳已經暈死過

去，久久不省人事。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以蛇形潛入山裡一處藥材種植地，拿了幾株

草藥回來給妳服用。』惇元感到自己的臉頰正不聽使喚地燒起來，『但途中被管理員發

現，用棍子弄傷了。』 

    聽見耳後瞬間倒抽的氣息，惇元感到更加無地自容。 

    『為了我去偷草藥？你這傻瓜。但怎麼會傷這麼重？』 

    『我是眼鏡蛇，在感到威脅時會張開頸部，自然就被戳中那裡了。幸好朋友及時掩

護，我才能活著回來。』惇元看向一旁的草叢，『妳看，他在那裏，我的好朋友。』 

    慈竹順著惇元的視線望去，『是翠青蛇？』草叢中，一條呆萌的小青蛇迎向他們的目

光，一臉無害又羞赧。 

    『嗯。在山上的日子都是小青陪我的。妳也看到我的蛇身了，不是一般蛇類會想親近

的類型。』惇元說罷，對小青會心一笑。 

    『可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呀。你這膽大包天，上峨嵋山盜仙草的舟山眼鏡蛇。』慈竹

來回瞅這一人一蛇，愈看愈不真實，卻也愈想愈安心。白惇元是半個毒蛇固然駭人，但他

卻甘願為手無寸鐵之人鋌而走險，想來也是世間難有的善類吧。 

    落日餘暉漸褪，被晚霞染得斑斕的樹梢紛紛披上黑紗，引頸企盼玉兔躍上天際。此時

連惇元白皙的頸子和臂彎都蒙上一層陰冷的灰暗。 

    眼前的男人很危險，是冷血動物，但此刻很溫暖。 

    『欸，作為嚇暈我的懲罰，』慈竹伸長脖子，傾靠在男子的耳際，呼出悄悄話，『你

要一直一直揹著我，送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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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你反抗喔，白蛇公子。』 

 

 

伍、 

    李慈竹又被點名了。 

    『同學，不要每次上課都挑後面位子睡覺。來，請問一下……』 

    起初，房蘊旂會因這景象啼笑皆非；但日復一日上演相同的戲碼，她不得不開始擔心

了。 

    『慈竹，』下課鐘響，蘊旂快步追上慈竹，『妳還好嗎？自從上次送醉酒高中生回家

後就經常心不在焉。他有沒有對妳做出逾矩的事？』 

    『完全沒有。而且隔天我不舒服他還有來照顧我。』 

    慈竹長吁一口氣，覺得既煩悶又無力。最近總是想著和惇元在青城後山的邂逅，想著

想著就掉入夢鄉了。這麼稀奇又驚人的緣分怎能輕易釋懷呢？ 

    『慈竹，』蘊旂在人潮中駐足，躊躇再三後吞吞吐吐說出，『其實我懷疑，妳會不會

是被他迷惑了？我們認識到現在，妳從來都是自律、潔身自愛的人；但自從遇上那高中生

後，妳變了很多，甚至和他喝酒，還相處一整天。這些事情……妳從來不和朋友做的。』 

    是啊，從來不做，因為我沒有朋友。說甚麼喝酒—— 

    等等，喝酒？ 

    酒？ 

    驅使惇元化身白蛇的關鍵，難道是我給他的酒？ 

    『蘊旂！謝謝妳！我好像知道了！我一定要再去找他！』慈竹大叫，脹紅著臉頰衝出

教室，扔下一臉錯愕的蘊旂。 

 

    空間裡回音好大聲，但慈竹毫不在意，因為此刻她迫切想找到惇元，想和他討論引發

他按耐不住化身白蛇的關鍵。 

    這真是大發現！是酒，肯定是酒。多虧了蘊旂一語點醒夢中人！ 

    然而，走遍芮普每一層樓、每個房間，就是找不著惇元。 

    今晚十點在公園鞦韆見。慈竹洩了氣，又悠轉了一圈，還是落空。見正午將至，胃也

空得不踏實，她索性在嬸嬸的書桌上留下字條便揚長而去。 

    天氣漸漸涼了，島嶼的夏季開始步向尾聲。蟬鳴鳥囀仍努力延續對生命的熱情，殊不

知他們早已顯得蒼涼。 

 

    「他」走進安靜的廢墟，遊走於一間間覆蓋在塵埃下的實驗室。這裡安靜到能夠聽見

蝴蝶振翅的喧囂，而午後的陽光只偏愛少數幾個房間，讓這裡愈加陰森。 

    踱上四樓，一間隱密的實驗室裡仍留有部分實驗器材和豐厚的藏書。最角落的書桌

上，「他」終於看見一件簇新的物品：一張天空藍色便條紙，上面有一串龍飛鳳舞的字

跡。 

    「他」默誦幾次紙條上的字句，轉身踅出狹小陽春的實驗室，留下陰森森的實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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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繼續沉睡在枝葉扶疏的山林中。 

 

    『先休息一下吧，辛苦了。』討論了近一個鐘頭的唐宋文學演變史，蘊旂感到筋疲力

竭，忍不住提議。 

    慈竹有些不悅，因為蘊旂從下午開始就死纏爛打要她今晚一起討論報告。明明離繳交

期限還有整整一週呀！ 

    八點了。如果要從這裡直接去青城公園，時間還綽綽有餘。 

    算了吧，再計較下去也沒意義。 

    『嗯。妳也辛苦了，我們今天效率很好。』慈竹鬆口氣，伸個大大的懶腰，順手接下

蘊旂從廚房遞來的蘋果汁。酸甜交雜，真好入喉。 

    『報告完成得差不多了，剩的給我收尾吧。今天硬要妳過來實在很不好意思。要不要

看部電影再回去？最近我很想看《敦克爾克》。』蘊旂睜大眼睛，歪一歪頂著蜂蜜茶色丸

子頭的腦袋提出邀約。 

    『好啊。』慈竹打了個哈欠，爬上蘊旂蟹膏黃色的溫暖床褥。 

    蘊旂見狀跟著爬上床，依偎在慈竹身旁，將筆電喬好位置，找到電影。 

    按下播放鍵，傳單漫天飛舞，年輕的英國軍人在小巷裡艱難地喝水，不料卻在頃刻間

烽火連天……。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海灘上的戰事在兩位妙齡女子眼前徐徐展開。 

 

    樹林中的白色舟山眼鏡蛇近兩米長，安靜地蜷縮成一團，透過槎椏間的縫隙窺視幾米

外，青城公園裡的鞦韆。牠血紅的眼珠似寶石，銀白的鱗片若珍珠，在黑暗中猶如一座價

值連城的珍寶，使人欽羨，也引人犯罪。 

    今晚的青城公園應是一貫的杳無人煙，因為毒蛇風波還在延燒。那麼，那個正在走進

公園的人影應該是李慈竹吧？惇元在夜間的視力不太好，因此在心中躊躇了一陣才悄悄化

為人形，穿上放在灌木下的衣服，安靜無聲朝鞦韆旁的人影走去。 

    嘶——嘶嘶——嘶—— 

    『沒事的，只可能是李慈竹；而且她是我的朋友，就像你，小青。』惇元轉頭對纏繞

在樹上的翠青蛇以氣音說道。翠青蛇有些犯睏，也懶得和他爭辯了。 

    『李慈竹！』惇元走近人影，愉快地打招呼。 

    『你就是那高中生？你到底對慈竹做了甚麼？』 

    然而，近在眼前，轉過身來的，不是有一頭烏黑秀髮、晶亮桃花眼的慈竹，而是紮著

蜂蜜茶色丸子頭、眼角上挑、敵意濃厚的陌生女子。 

    『啊……不好意思，我認錯人了。』惇元一陣羞赧，趕忙解釋完便急著離開。 

    『站住。』陌生女子尖細的嗓音從身後蠻橫地抓住他。惇元停下步伐，回過頭來，渾

身不自在。 

    惇元慘白的肌膚和面容讓房蘊旂燃起一股無名的厭惡和噁心，尤其是那對淡得幾近無

色的眸子更讓人背脊發涼。但是她告訴自己現在必定要堅強，她無路可退。『你，對李慈

竹搞了些小花招，對吧？遇見你以後她的靈魂像被抽走似的，成天魂不守舍，無精打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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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陌生人的怒氣，惇元感到無所適從，更不知該如何應答。 

    她是李慈竹的朋友嗎？慈竹狀況不好嗎？是生病了嗎？ 

    惇元感受到身後的樹林裡，小青抬起身軀，渾身警戒。 

    『抱歉，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說罷，惇元再度轉身，快步跑離現場。 

    砰！ 

    惇元重重跌倒在地，原來是身後有個不知何時出現的人用長棍絆倒他。『還以為你早

就死了，』那人說道，『蛇妖。 

    『前陣子在藥材地看見白蛇，我還懷疑是不是從前迷惑了仲陽博士的妖精，但又認為

牠早被我殺死了；可現在，看見你這非人非獸的妖孽模樣，我肯定你就是十二年前那隻怪

物！這次，我會徹底把你殺死，不讓你再有機會蠱惑世人！』 

    手持棍棒的男人正面對著惇元，惇元終於看清楚對方，以及手中時有的武器——他是

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上次在溫室重擊惇元頸部的人！而他手中緊握著的是一支釘耙，看

來又大又銳利。惇元沒有把握這次被擊中還能活命。 

    『你說十二年前是甚麼意思？為甚麼要提到媽媽？』惇元回嘴，一面感受小青在後方

樹林給他指揮逃跑的路線。 

    『媽媽？你這滿口妖言的怪物！白仲陽博士是何等冰雪聰明的人，卻偏偏被你迷惑，

在你被我打落山崖後一蹶不振，還棄芮普於不顧，自己前往愛丁堡！我們芮普曾是學界多

麼耀眼的存在。就因為你，因為你這妖孽，讓我們走向毀滅！今天，是你第三次出現在我

面前，也會是最後一次。』 

    『爸爸，別跟他囉嗦，反正這妖孽馬上就要歸西。』茶色頭髮的女生尖著嗓子對手持

釘耙的男人叫道。 

    『是啊，蘊旂，妳說得對。這不過是在浪費口舌。』男人對地上啐了一口，壯碩的雙

手握緊巨大的釘耙，高高舉起，眼看就要劈向呆坐在地的白惇元。 

    妖孽？我是媽媽煞費苦心做出來的孩子，她是那麼愛我。為何這對父女一口咬定我是

大逆不道的怪物？我明明做不了任何選擇，也和小青隱居在深山了，為甚麼還要說我在迷

惑世人……為甚麼，我明明沒有錯…… 

    嘶——嘶嘶——嘶——嘶！ 

    『啊，你這該死的，滾開！』 

    『小青！』 

    惇元回過神，看見小青蛇緊緊纏在釘耙上，伸長前半身作勢要咬張牙舞爪的男人。男

人使勁揮動釘耙要甩掉，但平時看來溫和無害的小青此時卻面目猙獰，三番兩次撲向男人

的臉。 

    『小青！快點下來，釘耙很危——』 

    惇元著急了，一面手忙腳亂從地上爬起，一面勸退小青，但話還沒說完就目睹他無法

接受的恐怖畫面。 

    小青被男人一把捏住——『嘖，不過是條沒毒的翠青蛇，還以為是青竹絲。』——狠

狠砸向旁邊的碎酒瓶堆。 

    小青滾了幾下，重重落地，一動也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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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一秒過去，惇元感受不到小青蛇的氣息。 

    男人噗哧一笑，再次舉起大釘耙，向白惇元走來。 

    這一生從未感受過的憤怒霎時吞噬惇元。他失去五感，只被全身灼熱難耐的怒火驅使

著無意義的怒吼，要他衝向前咬下這淌滿罪惡的男人柔軟的脖頸，管他手上的是釘耙還是

蝴蝶刀。 

    血的腥鹹頓時讓惇元興奮、感到無法自拔。他感受到自己一點一滴在變形，變回他此

生最熟悉的型態：渾身潔白的巨大舟山眼鏡蛇。是啊，他是劇毒之蛇，這普天之下有甚麼

好怕的？ 

    失去摯友小青的椎心之痛帶領惇元口中冰冷的毒牙在男人的頸脖徐徐注入毒液。惇元

不停啜泣，這是惇元失去媽媽後第一次流淚，第一次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為何被砸入

玻璃渣中的不是自己？ 

    惇元使勁咬合，毒牙深深鑽入男人的皮膚，直到耗盡體內最後一滴毒液。 

    男人早已沒了掙扎。惇元終於鬆開口，男人應聲倒下，以不自然的姿勢癱軟在地。 

    白蛇變回人，不願知道自己做了甚麼。放下鬆軟無力的雙臂，他輕輕撇頭，看見蜂蜜

茶色頭髮的女孩早已昏厥在一旁，估計是被嚇到暈死過去了。再往一旁看去，視覺渙散

間，好像又有一個人影在幾步之外瞅著他。 

    那個人影嬌小、模糊，彷彿一陣清風徐來就會煙消雲散。 

    『李慈竹，這次終於是妳了吧？』白惇元雙腳一軟，跪下。艱難地，笑著，小聲對朦

朧的黑影發問。 

    黑影踉踉蹌蹌，繞過房蘊旂橫臥的身軀，來到惇元身邊。 

    『惇元……白惇元……你做了甚麼……？』慈竹雙膝跪下在惇元面前，展開雙臂緊抱

住顫抖不已的男孩。他是如此孤立無援，如此不知所措，如此渴望人間一丁點的溫暖。神

啊，祢為甚麼這般殘忍無情呢？ 

    蒼白的雙臂環過女孩小小的腰隻，像老虎鉗緊匝著她不放。『怎麼……現在才

來……』 

    『對不起，我被房蘊旂給的飲料下藥迷昏了。我一醒來立刻趕到這裡，看見你衝向那

個人、變成白蛇，那個人漸漸無力……』 

    一下一下輕撫惇元淡色的髮絲，感受他身上傳來的冰涼，聆聽他隱隱的啜泣。慈竹默

禱著此刻可以延伸到永恆。世界可以扭曲，可以不公不義，可以不要有真理，只要懷中的

男孩可以再與自己相擁，得到自己滿溢的愛和溫暖。 

    『惇元，你聽我說，』慈竹鬆開緊抱的雙臂，一雙柔荑緊握住惇元瘦骨嶙峋的巨掌，

一對眼珠急切地盯著他的，『你殺人了，以巨大舟山眼鏡蛇的型態。青城公園近期頻傳毒

蛇咬人事件，警方這次不可能再忽視，山區大規模的捕蛇行動恐怕也勢在必行；現在，房

蘊旂知道了你人類的樣貌，之後可能會讓警方通緝你。所以，現在你以蛇型入山避風頭一

天是最恰當的作法。等會兒我要報警，說撞見被毒蛇攻擊的屍體。明晚午夜，在芮普的地

下儲物間裡等我，我會告訴你接著該怎麼做。』慈竹顫抖雙唇，盡力不帶感情吐出話語。

因為若是有心，她恐怕會哭得比眼前這位悲愴的男孩更加痛苦。 

    他的世界已經崩毀。這次，我要為他扛起半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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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三更的涼風吻過惇元放大的雙眸、慈竹緊鎖的眉頭，前往孤星閃耀的夜空。蛙噪

已成絕響，蟬已緘默不語。這個夏季的尾聲，青城公園註定要在一片風聲鶴唳中拉上帷

幕。 

 

 

陸、 

    今年的聖誕節格外寒冷。台中往年不會有明顯的冬季氛圍，但上天興許是要懲罰人們

今夏的猖狂，特意讓冷氣團紛至沓來，凍得人們雙耳緋紅，十指僵硬。然而他們的熱情並

未因此削減，人行道上處處播送熱鬧歡騰的聖誕曲，鑽進人們的耳朵，普天同慶救世主的

誕生。 

    李慈竹的世界被耳機裡的大提琴樂音淹沒。她不願再有任何情緒鑽進腦海。她要等

待，等待時間過去，等待與那人重逢之時到來。 

    回想兩個多月前，與惇元在芮普的道別，慈竹已經不再感到痛心和不可追述，而是對

未來寄予殷切企盼。 

 

    地下儲物間攢滿十餘年來的灰塵，使人不得不放輕腳步，小心動作。 

    『惇元。』 

    蒼白瘦削的少年抬起幽靈般的面龐，走出層層堆疊的紙箱堡壘，進入慈竹的視野。 

    『惇元！』慈竹放下手電筒，奔向他，緊緊擁抱住。 

    『山下怎麼樣了？』惇元回抱住她，憂心忡忡地問道。 

    『警方和學者很震驚，』慈竹將臉抵在惇元上下起伏的胸膛，他的心跳大力又快得異

常，『死者身上的咬痕和毒液量遠超乎一般蛇類的數據。他們懷疑這座山上有變異的超強

眼鏡蛇，之後可能會上山搜查或劃定保護區。那時候，芮普的存在應該也會曝光。至於房

蘊旂，昏迷到了今天早上才甦醒。她似乎，』慈竹嚥下一口唾沫，用力閉起雙眼，『不記

得所有事了。包含關於你的一切。』 

    『謝謝妳，李慈竹。』惇元鬆開雙臂，向後退開一步，用修長的指尖捏住慈竹戰慄不

已的雙手。『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屍體的狀態太過離奇，山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惇元，可以詳細告訴我昨晚發生的

事嗎？為甚麼你們會相見？蘊旂的爸爸為甚麼要攻擊你？』 

    『那個男人現在是山區裡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先前我就是去他的溫室偷採藥草，而

用棍棒弄傷我的也正是他。但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以蛇型和他相見。第一次，是在十二年

前。 

    『我在五歲以前，都是以人型和媽媽一起生活。某天——我還記得陽光很暖和，媽媽

說傍晚要帶我去濕地看夕陽——媽媽帶我一起去芮普上班，因為她認為我能夠穩定以小男

孩的樣貌示人。後來，我們在芮普的後院玩耍，但我急著奔跑，不小心跌了跤，忍不住化

身為蛇。即便馬上退回人形，還是被窺見了。有個研究員一面大喊妖孽，一面抄起花圃旁

的用具跑來狠狠攻擊我。一下、一下，打到我再次變回白蛇，打到我不知怎地滾下花圃後

的山壁。當我從昏迷中甦醒時，發現自己在岩穴，身邊是一隻年幼的翠青蛇在護著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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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被猛禽野獸叼走。後來多虧小青的照料，身體很快就康復了。但當我回到人類世界，

得到的消息卻是白仲陽博士終於接受挖角，斷了在這裡的一切，遠走他鄉。我猜想，媽媽

可能以為我往生了，才會決定割捨一切恩怨情仇，開啟新的人生。從那之後，我和小青相

互照應，在青城後山裡安靜度日，與世隔絕。那樣的生活一直持續著，直到我遇見妳。』 

    聽完惇元的自白，慈竹感到靈魂被殘暴地撕成碎片，五臟六腑疼痛地翻攪。眼前冰冷

消瘦的男孩是如何在漫山荊棘中努力存活？命運既然創造他，又為何不善待他？自負的人

們又憑甚麼傷害自認為邪惡的物種？當善與惡全憑一方斷定，世界又有何道理可言？ 

    『昨天聽到那男人對我的辱罵和挑釁，我才發現這相隔十二年的事件關聯。慈竹，對

不起，把妳捲入挑戰倫理、大自然運作規則的事件裡。』 

    慈竹握緊惇元的雙手，凝望他淡灰、靈靈有神的丹鳳眼，一顆心酸溜溜的，像被一隻

無形的手輕輕捏過，『我一點都不害怕，也不討厭這些。惇元，跟我走吧，山上恐怕不再

安全了。我們一起在人類社會裡好好活下去，好好活出幸福的人生，好不好？人類的形象

對現在的你而言才是最安全的。』 

    『不，』惇元抽出被慈竹緊握住的，一雙纖細、潔白得幾近透明的雙手，『我的嘴巴

已浸染鮮血。現在的我背負了一個靈魂的重量、一位少女對失去父親的悲痛，以及小青為

了我奮不顧身的恩情。現在，我有罪，不該寄生於眼前的幸福。』惇元撫過慈竹凌亂的瀏

海，輕輕整理她的髮絲。 

    相處至今，妳的雙瞳依舊是這般晶亮如繁星，盈盈若秋水。只可惜，我再沒有福氣欣

賞、守護它們了。 

    『我要繼續在山林裡生活，或許依舊是青城後山，或許是某處的野地。即便我因此遭

遇不測，那也終歸是宿命，是我該為抹煞生命償還的代價。對不起，慈竹，我必須拒絕妳

的提議。別哭了，別哭了……。讓我在離開前記住妳幸福愉悅的表情，好嗎？自從在芮普

第一次相見，我就深深著迷於妳的笑靨，它總是能撫平我的不安和懼怕。』 

    『白惇元……你這王八蛋！』慈竹用力捶打惇元堅硬的肩膀，哭得斷腸，『五年，就

給你五年！五年後，我們一定要再相遇，不管是在芮普、青城公園、我的住處，還是我的

學校。只要五年後它們還在，你就得在那裏等我。我們一定要再相見！』 

    『好的，我答應妳。五年後一定會再與妳相遇。』 

    黑暗中，惇元傾身向前，輕輕在慈竹額上印下一吻。她停止抽泣，換上微笑贈予下一

刻化身白蛇，在須臾間消失無蹤的男子。 

 

    新年快到了呀，好熱鬧。漫無目的遊蕩過一條又一條大街，慈竹走著走著，竟來到了

被圍上重重封鎖線，宛若廢墟的青城公園。此刻它已是徹底的空城，不再有童叟的歡聲笑

語，也不再有淒美的故事延續。 

    市政府曾昭告天下，要組織專業搜查隊入公園後山，殲滅傳聞中的毒蛇。然而，近三

個月過去了卻一點動作都沒有。也許要等到轄區裡再出駭人聽聞的事故，政府和民間單位

才會憶起曾發生在這裡的人間悲劇吧。 

    如果他們強行進入，發現曾是爬蟲研究機構的芮普，嬸嬸可能會被告知而回國吧？如

果嬸嬸能再出現，興許能與惇元重逢，填補他心裡最空虛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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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保持現在這樣也好，至少惇元的棲地不會有大批人類恣意妄為。他可以好好生活在

他最得心應手的地域，讓時間慢慢了卻心魔和罪惡的因果。 

    慈竹在心裡想著，感到一陣釋然。順著耳機遞送的樂音哼著小調，緩緩踱離青城公

園，融入熱鬧滾滾的人群，浸淫在年末的鑼鼓喧天。 

    島嶼的冬日異常嚴寒，卻凍不住它所滋養的子民那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朔風凜凜而

至，吹落殘花敗葉，颳起一座城市的歡樂、相思，還有無窮無盡的期盼。 

 


